《人間佛教論集》
佛在人間
(原出自《佛在人間》第一章)
釋如正2004/10/15
第一節  釋尊小史
1-1世尊之身世簡介
1. 佛教教主：「釋迦牟尼」
。
2. 姓    名：姓喬答摩（Gautama）或作「瞿曇」
，名悉達多(SiddhArtha)
。
3. 出生時間：二千四五百年前---西元前511年
的四月八日
(農曆)。
4. 出生地點：中印度迦毘羅衛城(Kapila-Vastu)
的藍毗尼( Lumbini)
園。
5. 族    別：釋迦族
。
6. 種    姓：剎帝利
。
7. 國    籍：迦毘羅衛國(Kapilavastu) 
。
8. 父    親：淨飯(ZWuddhodana)，是迦毘羅衛的國王。
9. 生    母：摩訶摩耶(MahAmAyA大幻化)
，於太子誕後七天即逝世。
10. 養   母：摩訶波闍波提（MahAprajApatI大愛道）
。
11. 排   行：長子
12. 妻   子：耶輸陀羅(YaZodharA名聞)

13. 兒   子：羅睺羅(RAhula覆障)

1-2世尊一生之簡述

1. 七、八歲時，從跋陀羅尼(ViZvamitra)婆羅門，受學《梵書》等六十種書，又從武師羼提提婆(KsAntideva)學習諸般武藝。
2. 十四歲，出城郊遊，見了病人、老人、死人、沙門
，又觀蟲鳥之相噉，而興世間無常之感，並啟出家修道之念。
3. 十六歲時，父王憂慮太子出家，故設夏、冬、雨三時殿，廣聚婇女，期以五欲牽住太子的出家之心。
4. 十九歲，納天臂城主善覺王之女耶輸陀羅為妃
，生一子羅睺羅
。
5. 二十九歲，私出王宮，出家為沙門
。
6. 二十九歲~三十五歲，修禪定及修苦行
。
7. 三十五歲，在摩竭陀國菩提伽耶
的菩提樹
下成正等正覺
。
8. 三十五歲~八十歲，組織僧團，四處弘法。
9. 八十歲，於拘尸那羅
城外的娑羅雙樹間，釋尊入滅
。
1-3釋尊的本懷
在祭祀生天與苦行解脫的印度時代思潮中，釋尊於成道後，曾慨歎的說：「我法甚深妙，無信云何解」？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」
！在「五十七日」
的長期思考中，度著獨善的生活。最後，決定創設一種適應時代文明，深入而淺出的宗教。但不單是適應，在這適應淺化的裡面，顯示出釋尊的本懷。
從在鹿野苑為五比丘說法，組織僧團，到最後到拘尸那受純陀最後的供養，度最後弟子須跋陀羅。在雙林間，為弟子作最後的教誨：「自今已後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」
！釋尊的在人間教化，約有五十(四十五)年之久，使佛教傳遍了恆河兩岸。
釋尊的入滅，將永遠遺留在佛弟子內心的深處，悲懷戀慕，直到人間淨土的完成！
二  佛陀的身命
引言：佛弟子必需把握佛陀的崇高偉大點，要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----佛陀的體性與生命。
2-1佛陀的體性---法身---緣起法
2-1-1明法身
緣起法是佛法的核心。經
言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，這是佛陀的法身。
2-1-2釋緣起
凡是存在，沒有無因而自然的；沒有常恆的、獨立的；一切的一切，是關係的存在。因關係的和合而現在，因分離而轉化。
2-1-3明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
1. 佛陀在定慧的實踐中，觀緣起的如幻而證悟緣起的寂滅。如果我們也能悟解這緣起的寂滅性，就接觸到佛陀的本質，就能正確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。
2. 釋尊所以被稱為佛，是因體悟了緣起正法。所以，凡是佛弟子，能在聽聞思惟中獲得這緣起正法的正見，就是信解見佛。能在定慧的實踐中通達，就是證悟見佛。
2-1-4舉經論說明

(1)有一次，佛從忉利天來下人間，人間的佛弟子，都歡喜的去見佛。依次序，比丘應在比丘尼之先，但蓮華色尼為了先得見佛，即化作轉輪王，走在最前面。須菩提沒有參加迎佛的勝會。當眾人去見佛時，他想：佛曾說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，我為什麼不觀察緣起呢？他觀察一切從緣所生，都是無常演變；從無常的觀察中，通達法性空，契入寂滅的聖境，徹見了如來法身。當時蓮華色以為最先見佛了，但佛對他說：你以為先見我嗎？不！「須菩提先見我身」。這是佛陀之所以為佛陀的一面。 (本節參考《般若經講記》p.43 ~ p.45)
(2)佛有二種身：一者法身，二者色身。法身是真佛，色身為世諦故有。佛法身相上種種因緣說諸法實相，是諸法實相亦無來無去，是故說諸佛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。若人得諸佛法身相，是名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未得一切智故名為近，以相似故般若波羅蜜名諸法實相，若能如是行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真佛弟子。真佛弟子者：得諸法實相名為佛，得諸法實相差別故，有須陀洹乃至辟支佛大菩薩；須陀洹等乃至大菩薩，是名真佛弟子。《大智度論》卷99(T25,747a18~28)
2-1-5論法身常在
(1)釋尊本是人，而竟被推尊為佛陀了。這因為釋尊在菩提樹下，創覺緣起法性，離一切戲論，得到無上的解脫。佛陀的所以為佛陀，在乎正覺緣起法性，這是佛陀的法身。釋尊證覺緣起法身而成佛，如弟子而正覺緣起法的，也能證得法身；不過約聞佛的教聲而覺悟說，所以稱為聲聞。「如須陀洹得是法分名為初得法身，乃至阿羅漢辟支佛名後得法身」（羅什答慧遠書）。
(2)能得法身的佛弟子，是真能窺見佛陀之所以為佛陀的，所以釋尊說：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佛」。須菩提尊者的深觀法空，釋尊也推許他「先見我身」。因釋尊覺法成佛，引出見法即見佛的精義。再進，那就是「法身常在」。釋尊說：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」（《遺教經》）。法身的是否常在，依佛弟子的行踐而定。有精勤的實行者，就有現覺法性者，有能見佛陀的所以為佛陀者，法身也就因此而實現在人間。佛法的不斷流行，有不斷的勤行者，法身這才常在人間而不滅。「法身常在」的論題，是何等深刻、正確而有力！(《佛法概論》p.15 ~ p.16)
2-2佛陀的生命---慧命---僧團
2-2-1明慧命
經言：「解脫戒經，是汝大師」
，「供養僧已，則供養我」
；這是佛陀的慧命。
2-2-2明僧在即佛在
佛陀的存在，存在於佛教大眾的集團中，有僧就有佛。
佛教的本質，是平等而非階級的，自由而非壓制的，集團而非個人的。
從佛陀的本質──正覺緣起的內容中，展為活躍無限止的生命，都表顯在僧團，因僧團的存在而存在。僧團的組織，可說是法性具體的顯現。因此，佛法的存在，並不以殿宇、塑像、經典來決定，在有無吻合佛陀本懷與法性的僧團。
2-2-3論僧團是佛陀慧命的擴展與延續
釋尊是創覺者，弟子是後覺，先覺覺後覺，覺覺不已的住持這覺世的大法，要如何才有可能？這唯有組織覺者集團的僧伽。《毘奈耶》
中說：釋尊的所以依法攝僧，使佛弟子有如法的集團，是為了佛法久住，不致於如古聖那樣的---人去，法滅。事實上，住持佛法，普及佛法，也確乎要和樂清淨大眾的負起責任來。這和樂僧團的創立，是佛陀慧命所寄。佛陀在自覺正法上，存在於法的體現中；在覺他世間上，存在於覺者的群眾中。釋尊說：「施比丘眾已，便供養我，亦供養眾」（《中含》‧〈瞿曇彌經〉）
。這「佛在僧數」的論題，表示僧團是佛陀慧命的擴展與延續。《毘奈耶》
中說：有如法的和合僧，這世間就有佛法。這可見，不但「僧在即佛在」，而且是「僧在即法在」。這一點，不但證實釋尊的重視大眾，更瞭解佛法的解脫，不是個人的隱遁，反而在集團中。連自稱「辟支佛」式的頭陀行者──隱遁而苦行的，也不許他獨住，非半月集合一次不可
。人間佛陀的真精神，那裡是厭世者所見的樣子！(《佛法概論》p.16 ~ p.17)
2-3歸結：佛的法身慧命
緣起性，是佛陀的法身；和合眾，是佛陀的慧命。在佛陀之所以為佛陀中，佛弟子的整個身心，成為佛陀之一體。
              ----自覺正法──見法即見佛──法身常在-----
佛陀（創覺者）   ………………紹隆佛種…………………   （後覺者）僧伽
              ----覺他大眾──僧在即法在──正法久住-----
(本圖引自《佛法概論》p.18)
三  釋尊的故國之思
3-1明釋尊反對侵略與戰爭
阿闍世王與波斯匿王各起四種軍，出共鬥戰。波斯匿王四軍不如。退敗星散。恐怖狼狽。單車馳走。還舍衛城。比丘聞已白佛。世尊即說偈言：「戰勝增怨敵，戰敗
臥不安，勝敗二俱捨，臥覺寂靜樂。」(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46，T2,338c1~19) 

3-2明釋尊出家與國家的關係
3-2-1琉璃王滅釋種
琉璃王舉兵征伐釋種，在琉璃王軍隊通過的大路邊，釋尊安閑的坐在一株沒有枝葉蔭蔽的舍夷樹下。琉璃王聽說釋尊在此，便過來禮拜問訊。他不理解釋尊獨坐枯樹下的用意，覺得有些希奇。釋尊對他說：我現在是沒有蔭蔽的人了！琉璃王聽到「親族之蔭，勝餘人也」
的慈訓，大大感動，吩咐還軍。
3-2-2釋尊的一縷故國之思
在佛在人間的見地去考察，釋尊雖然出家，他沒有忘卻國族，那一縷故國之思，依然是活躍著。釋尊是怎樣在指導人間的佛弟子，應該怎樣關切他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與生存。這從「親族之蔭，勝餘人也」的慈訓中，可以推見。
3-3明正確的出世觀
在釋尊悲憫眾生因種族的歧視，互相侵奪而陷國計民生於悲慘的境遇；痛心眾生的自相殘殺。因此，釋尊在唱道佛教的解脫論中，沒有忽略世間。正確的出世觀，是必然的配合著世間的淨化。釋尊唱道種族平等論，以消泯種族間的歧視、對立，與非法的壓迫。抨擊侵略者的殘殺，而鼓吹無諍的和合。---釋尊的一切活動，是從倫理實踐的宗教出發，但他沒有忽略人間，更沒有忘記祖國。
四  出家更接近了人間
4-1出家為不忍眾生苦
釋尊出家的主要動機，是不忍眾生苦---人世殘酷的慘殺、貧農的胼手胝足而不得溫飽；不是消極厭離。這在《佛本行集經》
太子觀耕的故事中，可以明白看出。
佛教所說的苦，不單是「老死」，苦痛的解決，在勘破自我的愛取，在改變我們身心的行為。相對的改善，就是世間的救濟；根本的解決，就是出世。世間與出世間，並非敵對相反（不善世間是相反的）。世間的改善與淨化，決不障礙出世的解脫，反而是接近。
4-1-1太子觀耕

一時，其淨飯王共多釋種諸童子輩，并將太子，出外野遊，觀看田種。時彼地內所有作人，赤體辛勤而事耕墾，以牛縻繫。彼犁轢端，牛若行遲，時時搖掣。日長天熱，喘嚇汗流，人牛並皆困乏飢渴。又復身體羸瘦連骸，而彼犁傷土墢之下，皆有虫出。人犁過後，時諸鳥雀競飛下來食此虫豸。太子覩茲犁牛疲頓，兼被鞭撻，犁轢研領，鞅繩勒咽，血出下流，傷破皮肉。復見犁人被日炙背，裸露赤體，塵土坌身；烏鳥飛來，爭拾蟲食。太子見已起大憂愁。譬如有人見家親族被繫縛時，生大憂愁。太子憐愍彼諸眾等，亦復如是。見是事已起大慈悲，即從馬王揵陟上下，下已安庠經行。思念諸眾生等有如是事，即復唱言：嗚呼嗚呼！世間眾生極受諸苦，所謂生老及以病死，兼復受於種種苦惱，展轉其中，不能得離。云何不求捨是諸苦？云何不求厭苦寂智？云何不念免脫生老病死苦因？我今於何得空閑處，思惟如是諸苦惱事？《佛本行集經》卷12(T03,705c20~706a10)
4-2出家才真正的走入人間
引言：釋尊是迦毘羅的王子，陷在五欲享受的重圍中，他離開王宮，才真正的走入人間。
4-2-1從釋尊的行誼說
在釋尊教化弟子的時代，雖受著弟子的推尊敬禮，但釋尊卻這樣說：「我不攝受眾」。不願以統攝者自居，是佛陀正覺緣起正法完滿的實踐。他服事病比丘洗滌
；給盲比丘衽針
；向小比丘懺摩
（意思說請你容恕我）。他不再單是王公宰官與政客學者的朋友，他是一切人的安慰者，誠摯的勸誡教誨者。釋尊的弟子，有王公、大臣、后妃，也有屠戶、妓女、土匪與奴隸；有讀遍四韋陀
與十八大經
的名學者，也有三個月讀不熟一偈的獃子
；有威儀庠序的耆年大德，也有嬉笑跳躍的童子。他的足跡踏遍了恆河兩岸，你說他出家是消極，棄離人間嗎？
4-2-2從釋尊的捨己為人說
釋尊為了真理與自由，忍受一切衣食上的淡泊，但他以法悅心，怡然自得。他受著教敵的毀謗、毒害，但他還是那樣慈悲無畏，到底在恬靜中勝過了一切。在入滅的時候，他還在教化須跋陀羅，諄諄的教誨他的弟子。他為著什麼？拋棄了人間嗎？比那些稱孤道寡的統治者，更消極嗎？一切屬於一切，唯有為眾生，特別是人類的痛苦，為人類的真理與自由，為使人類向上；此外更不為自己，沒有自己。在這人類所知的歷史中，有比釋尊更在人間的嗎！
五  佛從人間被升到天上
引言：佛教中，有不同的佛陀觀，但正確的佛陀觀，到底是佛在人間，即人成佛。
5-1不正確的佛陀觀
1. 庸俗者忘卻了「佛身無漏」，以為佛陀的飢渴寒熱，與自己一樣。又遺忘了舍利弗「五分法身不滅」的明訓，因此說「功德滿三界，無常風所壞」
。以為佛陀的入滅，是灰身泯智的
。這樣的佛陀觀，是照著苦行厭離者自己的想像而複寫的。
2. 或以為：釋尊是成佛久矣，現在不過是示現。那麼，早已成佛的佛陀，在何處成佛？在人間，這似乎太平凡。那末在天上，在身相圓滿廣大的最高處──摩醯首羅天上成佛。天上成佛是真實的，人間成佛是示現的
。起初，天上佛與人間佛的關係，還看作如月與水中的月影。再進一步，在人間成佛的釋尊，修行六年，不得成佛，於是非向摩醯首羅天上的佛陀請教不可
。
5-1-1五分法身不滅

尊者舍利弗因病涅槃。時純陀沙彌…詣尊者阿難所…白尊者阿難：「尊者當知，我和上尊者舍利弗已涅槃，我持舍利及衣缽來。」
於是尊者阿難聞純陀沙彌語已，往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舉體離解，四方易韻，持辯閉塞。…」
佛言：「云何阿難！彼舍利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？定身、慧身、解脫身、解脫知見身涅槃耶？」
阿難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佛告阿難：「若法我自知，成等正覺所說，謂四念處、四正斷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道支涅槃耶？」
阿難白佛：「不也，世尊！雖不持所受戒身乃至道品法而涅槃，然尊者舍利弗持戒多聞，少欲知足，常行遠離，精勤方便，攝念安住，一心正受，捷疾智慧…無等智慧，智寶成就，能視、能教、能照、能喜善、能讚歎，為眾說法。是故，世尊！我為法故，為受法者故，愁憂苦惱。《雜阿含經》卷24 (T2,176b29~177a14)。
5-2正確的佛陀觀
菩薩早已斷了煩惱，具有超越聲聞弟子的能力。所以正確的佛陀觀，是證無生法忍菩薩，斷煩惱已盡；成佛斷習。這無生法忍菩薩，雖然隨機益物，但成佛還是在人間。「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」。《阿含經》如此說，初期大乘經也如此說。正確的佛陀觀，是不能離卻這原則的。
設問：佛陀「在天而天，在人而人」，何必執著？
舉答：是的，不過我們現在人間，我們得認識人間的佛陀。
總結
1. 佛陀是人間的，我們要遠離擬想，理解佛在人間的確實性，確立起人間正見的佛陀觀。
2. 佛是即人而成佛的，所以要遠離俗見，要探索佛陀的佛格，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，也就是把握出世（不是天上）正見的佛陀觀。
這兩者的融然無礙，是佛陀觀的真相。在大乘佛教的發展中，如果說有依人乘而發趣的大乘，有依天乘而發趣的大乘，那末人間成佛與天上成佛，就是明顯的分界線。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
人間佛教的信仰者------請熟誦佛陀的聖教，樹立你正確的佛陀觀：「諸佛世尊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」！-----《增一阿含經》卷26，(T02，692a~5)
� 「釋迦牟尼」是成道後被尊稱的名字。釋迦（ZWAkya）是種族名，意云︰「能」。牟尼（muni）是印度對修學成道者的尊稱，意云︰「寂默」或「賢人」。釋迦牟尼即「釋迦族的賢人」之意。


� Gautama意為最好的牡牛。季羨林認為「瞿曇」是一個婆羅門的氏族名稱，因此是照印度貴族的一般習慣，從古代《梨俱吠陀》的作者仙人家族中借來的，並不是世尊的氏族名稱。


� 梵 Siddhartha。乃釋尊為淨飯王太子時之名。意譯作一切義成、一切事成。據說淨飯王請善占相的阿私陀仙人為太子看相後曾預言，王子若在家必為轉輪聖王，若出家則成就無上正覺。為表示上述之意義，故命名悉達多。


� 有關佛陀出生之年，至今尚無定論。印順導師在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中，認為《異部精釋》之「佛陀生於西元前511年，滅於西元前431年」的說法，較近於事實。


� 印度傳說，佛陀是在吠舍伽月的月圓日誕生的 (吠舍伽月是印度的第二個月)，換算為陽曆，即國曆的5月15日。印度及南傳國家認為佛陀的出生、入道及入滅都是這一天。北傳的漢譯佛典中，也有認為是在二月八日的。


� 迦毘羅衛國的今址尚未確認。印順導師在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中認為是在今尼泊爾國境內的提羅拉科特(Tilorakot)地方，但依據最新(1898及1971~1977的二次考古挖掘)的出土文物，則以在今印度東北方UP省(Uttar Pradesh)巴士提縣(Basti)北方的畢柏羅婆（PIprAva）地方較有可能。


� 藍毘尼(梵Lumbini)，意為花果等勝妙事具足、解脫處、可愛、花香。地處古印度拘利與迦毘羅衛之間，乃善覺王(梵Suprabuddha)為其夫人藍毘尼建造之花園。亦即佛陀誕生之聖地。據經典記載，迦毘羅衛國淨飯王娶拘利(Koli)國天臂(Devadaha)城主之女摩耶為妻，摩耶夫人高齡(一說三十，一說四十五)有孕，將分娩時，依習俗返回娘家生產。途中經藍毗尼園，因產氣發，遂於藍毘尼園中無憂樹(AZoka)下生產。該園曾荒廢一時，直至西元1896年由德國考古學家發現阿育王石柱的文字後，而確認其為佛陀之故蹟。位於今尼泊爾南境之泰來(Tarai)地區。


� 據舊來的傳說，釋迦族是雅利安人的剎帝利種，出於名王甘蔗之後裔，甘蔗王族則出於瞿曇又稱喬答摩(Gautama)仙人之後，故以瞿曇為氏。但據近代史家及學者研究，均主張釋迦族不是白皮膚的雅利安人，而是黃種的蒙古人。印順法師也持與上相同的看法。


� 印度自古即有種性制度，將人依次分成婆羅門(梵 brahmana祭司)、剎帝利(梵 ksatriya王族、武士)、吠舍（梵 vaicya平民）、首陀羅（梵 cudra奴隸、賤民）四種階級。


�當時印度有十六大國和四個獨立或半獨立的共和國。迦毘羅衛即是其中半獨立的小共和國。承認波斯匿王的憍薩羅為宗主國。參見季羨林撰〈論釋迦牟尼〉，收在《季羨林文集》七，頁75。


�關於摩耶夫人的身世，存在著許多種不同的說法，且常常和耶輸陀羅互為混淆。有說是同族拘利(天臂)城主善覺王之王女，有說是拘利族天臂城城主阿拿釋迦王的女兒，或說是天臂城主無能王的女兒。


�摩訶波闍波提，又稱瞿曇彌(釋迦族女子之通稱)，為佛陀的姨母，有說是摩耶的姊姊，有說是妹妹。根據經典的記載，比丘尼的出家，即始於波闍波提。巴利文《大史》及梵文《大事》則記載摩訶波闍波提也是淨飯王的妃子。


�據諸經論等的記載，或謂悉達多太子先後娶了三個妃子，三個妃子之名字，一說為瞿比迦(GopikA明女)、耶輸陀羅、密伽闍(Mrgaja鹿王)。一說是耶輸陀羅、摩奴陀羅（ManodharA意持）、瞿多彌（GotamI即--瞿比迦）三妃。


�羅睺羅(RAhula)意為月蝕，有障礙之意。據《未曾有因緣經》卷上記載，佛成道六年後歸迦毗羅城時，令羅睺羅出家受戒。因年紀尚小，故以舍利弗為和尚，目犍連為阿闍梨，而成為僧團中第一位沙彌。


� 參見聖嚴法師《印度佛教史》。


�世尊四門出遊之事，巴利語系經典中並無記載，但在說毗婆尸佛時，則有相類似的說法。


�或說耶輸陀羅為迦毗羅衛國釋種執杖（DaNDapANi）之女，或說為婆私吒族（VaZiSThA）釋種大臣摩訶那摩（MahA-nAma）之女，一般的看法則以天臂城主善覺王（Suprabuddha）之女為正說。因善覺王與摩耶夫人為兄妹，因此，悉達多與耶輸陀羅為表兄妹的關係。結婚之年歲有十六歲、十九歲、二十歲之異說。


�關於羅睺羅的出生年，有種種異說，或說其誕生於佛成道之夜，在胎六年，或說誕生於佛出家以前，或說生於佛納妃後六年，或說生在佛納妃後十年。


�世尊出家之年歲，古德多說19歲，或有說31歲，近人則多採29歲之說。本文雖作25歲，但在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1中，作「二十九（或說「十九」）歲時離家國而去，過著出家的沙門生活，以求得究竟的解脫。」因此，依之改為29歲。


�釋尊出家後，首先參訪了舍衛國著名的阿羅邏伽羅摩ArADa-kAlAma和鬱頭迦羅摩子UdrakarAma-putra，學習高深的禪定(一般的說法是：阿羅邏已達無所有處定，鬱頭迦已達非想非非想處定)。後了知不能依此得到解脫，所以又到摩揭陀國Magadha伽耶GayA南方，尼連禪河Nairabjana(今帕爾古)畔的優樓頻螺UruvilvA村(今蘇迦塔村Sujata)，鉢羅笈菩提山(Prāgbodhi又稱前正覺山)下的苦行林，專修苦行。


�位於印度比哈爾（Bihar）南部伽耶市近郊七公里處之菩提迦耶(BuddhagayA)。


�原稱畢鉢羅樹(梵pippala)，因佛在此樹下成道，被稱為菩提樹。


�佛成道日，南傳認為在吠舍伽月的月圓日，北傳則傳說是在十二月八日。


�拘尸那羅(KusinArA)意為吉祥草的都城，地理位置在印度北方邦現稱為迦斯阿Kasia的地區。


�佛涅槃日，南傳認為在吠舍伽月的月圓日，北傳則認為是在二月十五日的中夜。關於佛入滅紀年，錫蘭認為佛滅於西元前544至543年。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三次大會通過的佛滅紀元說，以西元前544為佛曆元年。中國依《善見律》眾聖點記之說，一般認為是在西元前485年。西方學者Wilhelm Geiger根據錫蘭《島史》及《大史》的說法，判斷佛入滅是西元前483年，一般說來，大多數西方學者所認同的為西元前480年左右。宇井伯壽根據北傳所載阿育王即位(西元前271年)離佛滅有116年，推算佛於西元前386年入滅，中村元則以阿育王即位於西元前268年，認為佛入滅於西元前383年。平川彰認為就佛教教團發展史而言，以北傳之說較為可靠，因此亦主張佛入滅於西元前383年。


�前偈「我法甚深妙，無信云何解？」引《大智度論》卷1,(T25,63b17)。後偈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」則引自《法華經》卷1,(T9,9c16)。


�「五十七日」引自《大智度論》卷7(T25,109b27-c1)：「今是釋迦文尼佛，得道後五十七日寂不說法。自言：我法甚深，難解難知，一切眾生縛著世法，無能解者，不如默然，入涅槃樂。」「五十七日」亦有解說為是五十個七日(即相當於一年)。世尊成道後，寂不說法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3中作「七七日」，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 (T09,9c4~16)作「三七日」；其它各經論亦多有不同說法。


�引自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卷1(T12,1112b10-12)「自今已後…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。」


�《中阿含經》〈象跡喻經〉(T1,467a9~27)唯說「見緣起即見法，見法即見緣起」，然大乘經中都有「見法即見佛」一句，可能源出大眾部。(現存《中阿含經》屬說一切有部) 參見印順導師《如來藏之研究》p.261 ~ p.262。


� 參見《增一阿含經》卷28,(T2,707c)，《義足經》卷2,(T4,185c)，《大智度論》卷1,( T25, 137a1~19)，《大乘造像功德經》卷1,(T16,793a1~10)。


�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：「汝等比丘！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，如闇遇明，貧人得寶。當知此則是汝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。」( T12,1110c20~22)


�《中阿含經》卷47(T1,c28~29)：「施比丘眾已，便供養我，亦供養眾」。


�《四分律》卷1(T22,569a19~c12)「佛告舍利弗：拘那含牟尼佛、隨葉佛不廣為諸弟子說法…不結戒亦不說戒故，諸弟子疲厭…拘那含牟尼佛、隨葉佛…觀千比丘心中疲厭，為說法：是事應念，是不應念；是事應思惟，是事不應思惟；是應斷，是應具足住。爾時，彼佛及諸聲聞在世，佛法廣流布；若彼佛及諸聲聞滅度後，世間人種種名、種種姓、種種家出家，以是故疾滅佛法不久住。何以故？不以經法攝故。舍利弗！譬如種種花散置案上，風吹則散，何以故？以無線貫穿故。…毘婆尸佛、式佛、拘留孫佛、迦葉佛為諸弟子廣說經法，從契經乃至優波提舍經，亦結戒、亦說戒。弟子眾心疲厭時，佛知彼心疲厭，作如是教：是應念，是不應念；是應思惟，是不應思惟；是應斷，是應具足住。如是舍利弗！彼諸佛及聲聞眾在世，佛法流布；若彼諸佛及聲聞眾滅度後，諸世間人種種名、種種姓、種種家出家，不令佛法疾滅。何以故？以經法善攝故。舍利弗！譬如種種華置於案上，以線貫，雖為風吹，而不分散。何以故？以線善貫攝故。」另參見《五分律》卷1,(T22,1b26~2 a1)


�此為佛姨母瞿曇彌織金縷黃色衣要供養佛，佛要瞿曇彌供養大眾僧，並因此說布施的種類及其功德的記載。參見《中阿含經》卷47(T1,721c23~723a6)


�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卷1,(T24,417b9-12)「世尊！齊何名正法住世？云何名滅？佛告鄔波離：乃至有秉羯磨，有如說行者，是則名為正法住世。若不秉羯磨，無如說行，是則名為正法滅壞。」另參見《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(T24,468a18~22)


�參見《摩訶僧祇律》卷27(T22, 451a26-b5)：「不聽不共語，欲方便少事不語，得半月，至布薩日應共語、共相問訊、問事、答事、呪願。過布薩日，續復如前。」


�原文為「敗苦」，導師改為「戰敗」，依上句應是「「戰敗」為順，從改之。


�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(T2,690a~692c)


�原文作「佛本行經」，然《佛本行經》為偈頌，並無觀耕詳情，應是《佛本行集經》，或參見《普曜經》卷3(T3,499a26-b6)


�參見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20,(T22,139c~140a)


�參見《大智度論》卷10,(T25,129a6~15)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4(T2,677a6-9)：「世尊…勅諸比丘：我今欲受歲，我無過咎於眾人乎？又不犯身口意？」


�即：梨俱、沙摩、夜柔、阿闥婆四吠陀。


�六皮陀分、四韋陀、八論，合稱十八大經。參見《百論疏》卷1,(T42,251a~b)，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》p318。


� 指周利槃陀伽。參見《增一阿含經》卷11,(T2, p601b)。


� 長老阿泥盧豆於佛涅槃之時說偈：「咄世間無常，如水月芭蕉，功德滿三界，無常風所壞」。參見《大智度論》卷2,(T25,69b25~27)


�《佛說無常經》(T17,745b20-21)：「始從鹿苑至雙林，隨佛一代弘真教，各稱本緣行化已，灰身滅智寂無生」。


�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2(T16,625c7-9)：「住色究竟天，離諸過失處，於彼成正覺，具力通自在，及諸勝三昧，現化於此成。」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7(T16,638a18-21)「我及諸如來，於三千經中，廣說涅槃法，欲界及無色，不於彼成佛，色界究竟天，離欲得菩提。」


�《諸佛境界攝真實經》卷2(T18,273b21-c1)：「釋迦菩薩近菩提樹一由旬內，修諸苦行滿足六年，願成佛道，趣菩提樹，坐金剛座，入金剛定。爾時毘盧遮那如來觀見是已，至菩提樹金剛道場，示現無數化佛，遍滿虛空猶如微塵，各共同聲告菩薩言：善男子！云何不求成佛之法？菩薩聞已，虔恭合掌白佛言：我今未知成佛之法，唯願慈悲示菩提路。時諸化佛告菩薩言：善男子！心是菩提，當求自心。恒沙諸佛，異口同音，說法身求心真言…」《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》卷9(T19,570c8-21)：「佛言祕密主！我於無量無數劫中修習如是波羅蜜多，至最後身六年苦行，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毘盧遮那。坐道場時，無量化佛…同告我言…汝今宜應當於鼻端想淨月輪，於月輪中作唵字觀。作是觀已於夜後分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善男子！十方世界如恒河沙三世諸佛，不於月輪作唵字觀，得成佛者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唵字即是一切法門，亦是八萬四千法門寶炬關鑰；唵字即是毘盧遮那佛之真身。」


�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8 (T2,640c26~641a26)中，沙彌名作「均頭」，其中「我今舉體離解，四方易韻，持辯閉塞。」一段，《增壹阿含經》作「我今日心意煩惱，志性迷惑，莫知東西。聞尊者舍利弗取般涅槃，悵然傷心」。而「能視、能教…愁憂苦惱…」一段，《增壹阿含經》則作「恒喜教化、說法無厭足，與諸比丘教誡亦無厭足。我今憶此舍利弗深恩過多，是以愁悒耳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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